
        
            
                
            
        

    
淫肉回憶錄 麻辣女教師







作者：林藝冉



《冰戀書櫃》





啦啦啦~其實就是想寫篇吃火鍋的文啦~感覺上篇的《女孩肉火鍋》寫的不是太好呢(其實這篇也不怎麼樣呢喵嗚)~就又寫了個火鍋的啦(好吧其實是我想吃火鍋啦)~總之希望大家喜歡啦~喵嗚~O(∩_∩)O~





夏夜的空氣相比較起白天還是那麼的悶熱，時間已經深夜，路邊的知了卻依舊在叫個不停。



路邊的小區一片寂靜，小區裡的人們也都早早的睡去。



而整個小區卻還有一家住戶的燈還亮著，在那一片漆黑的高樓叢裡格外的顯眼。



房間裡放著動感的音樂，房間裡的女孩隨著音樂不停的扭動著自己的嬌軀，女孩一絲不掛的對著電腦前的攝影頭搔首弄姿，雙手扭捏著自己碩大的乳房的同時還不忘對著攝影頭不停地拋著媚眼，惹得電腦不停的發出「叮咚！叮咚」的提示聲響。



「主播你好騷哦，好想操你。」



「你的奶子好大啊！」



「你就像那夜總會的婊子，哈哈！」



……



電腦屏幕上的聊天區域已經被此類淫穢的語句不斷的刷屏了。



而林藝雅舞完一曲之後卻又微微捋了一下自己的秀髮，無所謂的走到了電腦前來查看大家的留言，絲毫沒有遮擋的雪白胸脯在攝影頭面前晃來晃去，惹得眾人又是一堆淫詞穢語。



林藝雅在鏡頭前看完大家的留言後掩嘴輕笑。



「好啦~姒水今天的表演就先到這裡啦~大家要是喜歡的話請多多支持人家喔~比如多給人家點振動棒什麼的啦~」



林藝雅一隻手托著腮，另一隻手捏著麥克嬌聲說道：「大家也早點睡喔~晚~安~麼麼噠！」



林藝雅一邊哼著小曲一邊關掉了自己的直播室，臨睡之前又順便打開了一下自己收到的聊天室禮物。



「嗯哼~一千多塊錢呢~換算掉給網站的還有七百多呢~還不錯喔！」藝雅看著自己今天的戰果滿意的點了點頭，接著伸個懶腰，也不顧得洗漱，一把就將毛巾被扯了過來，回頭倒在床上就進入了夢鄉。



林藝雅今年25歲，是一所高中的語文老師，當然，語文老師只是生性淫蕩的她的一份用來掩人耳目的工作啦。



她同時還從事著夜總會的脫衣舞孃，以及網站的色情女主播這兩項工作，而她做這兩份工作的目的自然也不是因為缺錢，而是因為這兩份工作可以讓她那淫蕩的本性徹底展現出來，而不用像白天那樣為人師表。



雖說她白天時打扮的也是十分的性感。



隨著優美的上課樂鈴的響起，林藝雅也步入了這間教室。



此時的藝雅上身穿著一件淺藍的小坎肩，裡面則是一件白色的襯衫，而透過薄薄的襯衫可以隱約的坎肩藝雅那粉色的內衣，再往下則是一件白色的蕾絲半身裙搭配一條肉絲襪與一雙黑色的厚底高跟鞋。



「上課。」



藝雅捋了捋自己耳邊的頭髮，面無表情的輕聲說道：「老—師—好—」



下面學生懶洋洋的應聲道，而有些男生更是直勾勾的盯著藝雅胸前緊繃的那白色布料，目光緊緊地註視著那隱隱約約的粉色，而幾個比較靠後的男生則更是在後面交頭接耳，對著藝雅又是指指點點，又是低頭竊笑。



藝雅白了那幾個男生一眼，將自己的頭髮都捋到左邊的耳朵後面之後又依著講桌點起了名來。



「張晶晶。」



「到。」



「宋麗。」



「到~」



……



「何真姬……何真姬？有沒有來麼？」



藝雅微微皺了皺眉頭，何真姬是班上比較漂亮的一名女孩子，可是就是不愛學習，逃課什麼的更是家常便飯，不過對於學校動漫社的cosplay活動等倒是挺上心，林藝雅微微皺了下眉頭。



「都已經是準高三的了還不來上課。」藝雅自言自語道，筆接著在她修長的玉指上轉了一圈，隨後就落在花名冊上畫了一個小小的叉。



「好，同學們我們來檢查下大家的背誦，《滕王閣序》，第一段，欒甜澤，你來背下。」



……



老實說，昨天折騰到半夜的直播對於藝雅今天的上課狀態沒有半點的影響，依舊是精神抖擻，充滿活力。



時間慢慢走向了傍晚，如同平時一樣，學生們開始了晚自習，老師們下班回家，食堂的師傅們也開始準備第二天的早飯。



然而藝雅卻沒有坐上學校的班車。



在送走辦公室裡最後一名老師後，藝冉這才動身走向了學校門口的公交車站，今天晚上是她值班的日子。



夜總會是一片黑色的地帶，如同所有的夜總會一樣，藝雅所工作的這家夜總會背後也有一家黑色勢力罩著，這是一家當地勢力比較大的黑社會，然而最近不太怎麼太平。



因為聽說另外一家黑社會總是來找他們的麻煩，大大小小的摩擦已經發生過好幾次了，不過對於藝雅這種僅僅只是在這裡工作的小姐來說，這些事情都與她沒有多大的關係。



因為無論上面是誰，她的工資依舊是那個價錢，不會有太大的變化的。



夜總會裡燈紅酒綠，年輕的女孩們在檯上瘋狂的舞動著自己年輕的身軀，而臺下的男人們則盡情揮灑著自己手裡的錢！



在這裡，只要你有錢，你要這些女孩幹什麼都可以，無論是衛生間，還是女孩們的更衣間，甚至還是在面前的地上。



此時的震耳欲聾的音樂聲中隱隱約約的夾雜著女孩們的嬌喘，而在一些桌子上，赤裸的女孩們則不知羞恥的陪一個男人飲酒作樂。



夜總會的大廳分為兩層，上面的是包間和貴賓區，而下面的就是舞池和小桌以及沙發。



藝雅此時正坐在一個男人的懷裡，那個男人的一隻手正從藝雅的領口伸了進去，狠狠得揉捏著藝雅那碩大的乳房，那讓藝雅的學生們目不轉睛的乳房在那個男人的手中不停的變著形，藝雅面色桃紅，呼吸也變的十分的沈重。



一樓大廳不斷變化的燈光透過房間的落地窗照射了進來，將整個房間渲染的五彩斑斕。



那個男人在揉捏完藝雅的大奶子後也站起了身，抱著藝雅來到了落地窗前，接著粗暴的掀開藝雅的短裙，藝雅此時前身緊緊地貼在落地窗上，碩大的乳房也緊緊地貼在了上面，變成了一張肉餅。



「虎，虎哥~輕點喔~人家會痛的呢~呀！」藝雅嬌羞的轉過身對身後的虎哥說道，可是虎哥卻沒有管那麼多，粗暴的撕開藝雅的絲襪，接著就將身下那粗壯的肉棒塞進了藝雅的身體裡，弄得藝雅嬌喘連連。



虎哥是這夜總會後面的那家黑社會老大的保鏢之一，而此時黑社會的老大也正在隔壁和一位客戶談著生意，那位客戶是當地知名的大毒梟，壟斷了這裡一半的毒品生意。



隔壁的氣氛也十分的融洽，看起來雙方的談判也是十分的順利。



藝雅整個身體都貼在了落地窗上，那雪白的乳房也引起來舞池裡人們的註意，大家一邊晃動著身軀，一邊對著藝雅狂吹口哨，到處起哄。



藝雅渾身香汗淋淋，回頭咬著嘴唇嫵媚的看著虎哥，此時的虎哥也在瘋狂的衝刺，粗大的肉棒在藝雅還算緊實的陰道裡抽插！



此時的藝雅陰道口與虎哥的大肉棒泛著許些白色的泡沫，那泡沫是由藝雅的淫水與虎哥的精液混合而成的！



此時虎哥已經在藝雅的身體裡射過一次精液了，不過他還是緊緊地抓住藝雅的柳腰不放，藝雅雪白的腰部都已經被抓的青一塊紫一塊了。



虎哥的大肉棒與藝雅的屁股由一條條淫靡的白色絲線鏈接著，藝雅也在快感與衝擊之下呻吟著，刺激著虎哥的獸慾。



「來，來了！」虎哥再一次低吼到，接著身體狠狠得往前一挺，隨著藝雅的一聲悲鳴，虎哥又再一次在藝雅的身體裡爆發，將濃稠的精液送進了藝雅已經是裝的滿滿的子宮裡了。



虎哥滿意的鬆開了藝雅的身體，轉身一屁股坐在了床上，喘著粗氣，拿起旁邊桌子上的一杯酒，一飲而盡，只剩下癱在地上的林藝雅。



藝雅休息了一會後又慢慢的爬到了虎哥的面前，而從她陰道裡流出的精液也在地上留下了一條淺淺的痕跡。



她溫順的舔舐著虎哥的大肉棒，舌尖靈巧的分開肉棒的包皮，輕輕舔舐著他的馬眼，舌頭圍繞著大肉棒打著圈圈，將大肉棒上粘稠的白色液體一滴不差的捲進了嘴中，同時又將虎哥的整個肉棒都吞進了自己的嘴巴裡深至喉嚨。



而就在藝雅專心致誌的用嘴巴為虎哥清理著大肉棒的時候，樓下的舞廳卻突然傳來了一陣吵鬧，接著便是隱約傳來「砰！」「砰！」的幾聲槍響與人們尖叫與慌亂的腳步聲。



虎哥立刻警覺了起來，將自己的肉棒立刻從藝雅的嘴巴裡抽出，抄起了就放一旁的手槍，一把將藝雅推開，套上自己的褲子後就撞門而出，急匆匆的衝了出去！



「虎哥！哎，虎哥！」此時的藝雅慌亂的不知道該如何是好，用隨手抓過來床上的毛巾被遮住了自己衣衫襤褸的嬌軀，小心翼翼的在走廊裡一點點的挪著。



此時的二樓已是一片狼藉，而樓下隱約傳來的槍響更是讓得藝雅瑟瑟發抖，待在原地不知道如何是好。



而猶豫了一會之後，藝雅最終還是小心翼翼的退回了剛才的房間，反鎖上了門，坐在床上祈禱著那些槍手們不要找著她。



槍聲漸漸地停息了下來，藝雅謹慎的看了看樓下，而那番景象卻將她嚇得不輕。



只見下面原本幹淨整潔的舞池此時已經一片狼藉，到處都是鮮血與破碎的桌子與屍體，而虎哥與那黑社會大哥早已不知去向。



此時的藝雅已經稍微整理了下自己的衣服，好讓自己看起來不是那麼的狼狽，陰道裡的精液也已經被她想辦法弄出來了大半部分。



槍手們似乎已經來到了二樓，隱隱約約的傳來破門聲與幾聲槍響和女孩的慘叫。



藝雅被嚇得不敢出聲，蜷縮在床的一角，抱著膝蓋小聲的抽泣著。



終於，槍手們搜查到了藝雅的房間，隨著門鎖被幾發子彈破壞之後，他們也大咧咧的走了進來。



「哎呦呦，又是一個小妞。」其中一名叼著香煙的大漢見到縮在床上的藝雅之後挑了挑眉毛，調戲似的說道。



「嘖嘖，真瞧不起青龍幫那群廢物，剛剛操完的女人也不知道保護下，還真是拔屌無情啊。」



一名稍微瘦一些的男子調侃道，接著一遍度著步，一邊巡視起來整個房間，直到目光鎖定在了虎哥留下的那套西裝上。



「哎呦呦，這不是虎哥嘛？」那男子從西裝中翻出來了虎哥的身份證。



「他操的你呀？」男子好笑的問著縮在床上不斷抽泣的藝雅。



不過此時的藝雅哪裡敢回話，只能把頭埋在膝蓋裡默默地抽泣。



「嘿，不說是不？中，不說也罷。」男子的臉瞬間冷了下來。



「把她帶回去。」



「好勒。」那大漢聞聲靠上前來，接著抄起手中的槍。



「咚！」的一聲悶響，一槍托結結實實的砸在了藝雅的頭上，藝雅應聲倒在了床上，昏迷不醒。



「別打死咯。」那男子撇了撇嘴。



「還有用呢。」



「沒事，我力度把握的剛剛好。」大漢大大咧咧的將藝雅扛在了肩上，跟著那男子繼續搜查著其他的房間。



而等到藝雅甦醒過來，已經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了，藝雅只知道她醒來的時候是被鎖在一個凳子上的。



她醒來後先條件反射的查看了下自己的衣服，不出意外，她現在全身只剩下她的那雙高跟鞋與殘破的肉絲襪。



而一個大腹便便的中年人正坐在她的對面，色瞇瞇的眼神打量著她，而那中年人的身後則站著那幾名槍手。



藝雅驚恐的看著他們，雖說生性淫蕩的她並不在乎在眾多男人面前赤身裸體，不過讓她感到害怕的是他們手中的槍。



「說，你見沒見著青龍幫的那個老大？」一名大漢粗暴的捏著藝雅的下巴，迫使她抬起頭來看著他那兇神惡煞的臉。



「沒……沒有……嗚嗚……」藝雅害怕的直搖頭，卻怎麼也掙脫不開大漢那粗壯的手。



「那麼你知不知道他們那天究竟在談什麼？！」



「我，我真的不知道……嗚嗚……人家，人家只是在那裡打工……」藝雅委屈的哭了出來，拚命的想要掙脫椅子和大漢的手。



「要你有何用！」大漢惱怒的扇了藝雅一耳光，隨著「啪！」的一聲，藝雅的左臉就紅腫了起來。



「告訴我，算上那天操你的那個男的，那個傻逼身邊還有多少保鏢？」藝雅拚命的搖著頭，一邊嗚咽著。



「停停停，行啦，問她也問不出什麼門道來。」那中年人終於起身揮手制止了還想要繼續施暴的大漢。



緩步來到了藝雅的面前，伸出一隻手來揉捏著藝雅的乳房，一邊咂舌一邊說道：「這樣吧，我看你長得也不孬，你先在這裡服侍我兒子幾天，看看我兒子玩完你之後怎麼想，究竟是放了你呢，還是……」



中年人扇了一下藝雅的乳房，看著那乳球輕輕地晃動！



「殺了你。」中年人叼著煙，斜眼看著藝雅。



「反正你要是交代不出什麼也要死。」



藝雅一臉絕望的，滿臉淚水的看著中年人默默地點了點頭。



「好啦好啦，把她打扮打扮給你們的小少爺送去吧。」中年人拍了拍手，揮了揮手走出了這個昏暗的審訊室。



此時的藝雅全身隻身著她粉色的內衣與內褲以及那被撕破的肉色絲襪和厚底高跟鞋，手足無措的站在一件臥室裡，這裡就是那少爺的臥室，而那臥室櫃子裡所擺放的物品更是讓藝雅大氣不敢出一聲——



只見一個又一個的女孩頭顱被整齊的擺放在那裡，這些女孩的頭明顯經過了一番處理，使得她們的面部表情以及皮膚肌肉都如同活生生的少女一樣。



而直到藝雅親眼看到這些可憐的女孩們時才意識到那個黑老大並不是在說笑——她真的有可能被這名小少爺殺掉。



不過藝雅依舊抱著一番僥倖的心理，因為她覺得，只要服侍好這名小少爺，說不定會使得他手下留情呢？



而服侍男人，也正式生性淫蕩的她的強項。



藝雅一邊這麼想著，一邊自己點了點頭，輕輕地捋著自己的頭髮。



「我真服了，我不是都和我爸說了別給我那種夜總會的雞麼，老子要的是美女與處女，操他媽，那種女人吃都不稀得吃。」



隨著臥室門口的幾句高聲謾罵，接著一名穿著校服的少年就踹開了臥室的門，吊兒郎當的走了進來，藝雅也十分乖巧的跪在了地上，不過害怕的全身發抖。



「來來來，你們幾個直接把她拖走斃了得了免得下了老子狗眼……哎……這不是林騷逼麼？」



原本那個少年進來之後看都沒看藝雅一眼，直接把書包摔在了那張大床上接著四仰八叉的躺了下去，直到瞥了藝雅一眼，才坐直了身子。



而聽到自己將要被殺掉的藝雅此時正不住的對著那少爺磕頭，抽泣著。



「哎呦，哎呦呦，林騷逼？哎，還真是林老師。」



那少爺看到藝雅之後態度出人意料的發生了180度的大轉變，他捏起藝雅的下巴，再一次確定了是林藝雅之後便笑嘻嘻的調笑道：「我說林老師您這幾天怎麼沒去上課呢，原來是在我這裡呀。」



藝雅滿眼淚水的看著面前的少爺，一邊抽泣著，一邊回想起了有關這位少爺的一些信息。



藝雅只記得他是自己的一名學生，不過叫什麼藝雅已經忘記了，只記得他習慣讓別人稱呼自己為呆爺，而呆爺在班上也是屬於那種坐在後排不停老師講課的學生，只是藝雅從來沒有想到，呆爺居然還有這樣一層身份。



穿著校服的少年瞇著眼仔仔細細的打量了一下跪在自己面前的老師，咋舌道：「嘖嘖嘖，真是沒想到哈，外表那麼高冷的女老師，居然還會是夜總會的小姐，嘖嘖嘖！」



「呆，呆爺……你叫，你叫人家做什麼，人家，人家都願意……」藝雅一邊抽泣，一邊面對自己的學生，淚流滿面。



「嘿，呆爺，還行啊，沒記住我的大名倒是記住了我的外號。」呆爺嘴角掀起了一個弧度，調侃道，接著揮手遣散了剛剛進入房內，想要把藝雅拉出去槍斃的保鏢。



「嘖，吶，林老師吶，你知道麼？我早就想摸摸你的那奶子，插插你那騷逼了。」



呆爺一邊捏著藝雅的下巴，一邊將手伸進了藝雅的乳罩裡，輕輕撫摸著藝雅那碩大的乳房。



而得知自己暫時沒有生命危險的藝雅也漸漸停止了抽泣，盡心盡力的服侍著自己的新主人。



「主，主人~」藝雅在呆爺的撫摸下已經是春心蕩漾，臉上的淚痕也漸漸被桃紅取代！



「嘿，上道挺快的嘛~嘖嘖，沒想到平時人摸狗樣的老師也有今天這般地步，嘖嘖嘖。」



呆爺順勢坐在了床上，分開了他的雙腿，而藝雅也乖乖的爬了過去，用玉手隔著他的校服褲子輕輕拿捏著他下面的肉棒，直到它變大，變粗，接著藝雅便伸出舌頭，隔著褲子慢慢舔舐著呆爺的肉棒。



呆爺撫摸著藝雅的秀髮，心滿意足的享受著藝雅的服務，而當藝雅緩緩脫下他的褲子，將他的整根肉棒都吞進嘴巴裡時他便渾身一震，接著舒服的吐出一口氣，漸漸地開始按住藝雅的頭部胯也開始抖動！



肉棒在藝雅的嘴巴裡不停的進出，藝雅也費力的保持著呼吸的同時努力的吸著他的大肉棒，舌頭靈巧的舔弄著呆爺的馬眼，直到那馬眼噴吐出粘稠的精液，灌滿了藝雅的嘴巴。



呆爺滿意的將自己的肉棒抽離了藝雅的嘴巴，又抖了抖，將殘餘的精液甩在藝雅的臉上後才欣賞起藝雅喝精液時的樣子。



藝雅微皺著眉頭，將嘴巴裡腥臭的精液慢慢嚥下了肚，隨後乖巧的張開了嘴巴，好讓呆爺檢查。



而呆爺也開始了另一輪的進犯，在將藝雅的內褲撕碎後，便惡狠狠的捅了進去，開始瘋狂的抽插，另一隻手也開始死命的揉捏著藝雅的乳房，將藝雅在床上操的直不起腰來……



時間，已經過去了好幾個月，知了停止了吵鬧，樹葉也由翠綠變成了幹黃，紛紛飄落在了地上。



藝雅也已經失蹤了好幾個月，校方也從一開始不懈努力的尋找漸漸地也變得不了了之了，在給藝雅的家屬塞了三百多萬後，事情也就漸漸地平息了下來。



而女教師林藝雅，卻在呆爺的調教下，變得越來越淫蕩與放浪。



此時的藝雅正身著她那蕾絲連衣裙與肉絲和黑色的高跟鞋，脖子上戴著一副項圈，而項圈的另一端正由面前不遠躺在沙發上的呆爺拽著。



藝雅面帶微笑，平靜的對面前的幾位少年講著功課，這幾位少年正是呆爺的兄弟。



這幾個月來也沒少和呆爺一起玩弄藝雅，而那頻率已經使得藝雅原本還算緊實的陰道變得有些鬆垮了，不過藝雅的乳房倒是又大了一罩杯，同時也打了無數次的胎。



而再過幾天，就是學校的期中考試了，呆爺也正好趁著這個機會向他那老爸申請了一間房子作為幾個人的教室讓藝雅來帶領他們複習。



而這幾個人倒也有模有樣的聽講檯上藝雅的講課，不過聽沒聽進去，那就只有他們自己知道了。



此時的藝雅已經變得如同行屍走肉一般了，連續幾個月的操弄以及調教使得她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而無數打胎的經歷已經使得她的精神始終處於崩潰的邊緣。



現在只要是看到男人的大肉棒便會條件反射一般的握住，含住，再塞進自己的陰道裡，而呆爺他們也早已對這種狀態的藝雅失去了興趣，不過今天，藝雅將會用自己的身體為他們的期中考試助助興。



藝雅努力的搜尋著自己腦海裡那些語文知識點，努力的為臺下昏昏欲睡的學生講解著《赤壁賦》，努力的貢獻著自己最後的一點價值。



「好啦好啦，林老師。」呆爺終於忍不住的拉了拉手中的鐵鏈，藝雅聞言乖乖的合上了書本，跪在了地上。



「過來過來。」呆爺又拽了拽手中的鐵鏈，把藝雅拉了過來，而其他的幾名男生也終於抖擻起來了精神。



藝雅跪在呆爺的面前，仰頭微笑的看著呆爺，而呆爺他們則無所謂的解開了自己的褲子，露出了自己身下的肉棒。



藝雅也如同往常一樣，用手揉捏眾人的大肉棒，用嘴巴親吻，用乳房按摩，而當藝雅再一次被插在了大肉棒上時她又開始了動人，又或許是她最後一次的呻吟。



呆爺他們不斷的操弄著藝雅的屁眼，陰道，乳房與嘴巴，而等到將要射精時卻抽了出來，讓藝雅打著手槍，一股腦全部射進了一旁的玻璃杯中。



十六七歲的少年精力十分的旺盛，一共不到十個人卻裝滿了半杯粘稠的精液，乳白色的精液在杯子裡緩緩地流動。



「來，林騷逼!幹了這杯酒，祝我們其中考個好成績！」呆爺拿起了那半杯精液，藝雅麻木的接過玻璃杯，嫵媚的看著眾人！



「哇嗚~少爺們都好厲害喔~人家居然能得到這麼多的精液賞賜，是奴家的榮幸呢~」



藝雅隨後便將玻璃杯放在了自己的嘴邊，緩緩地傾倒，粘稠的精液慢慢流進了藝雅的嘴巴裡，藝雅的舌頭嘗到了精液的腥臭！



很快，精液便灌滿了藝雅的嘴巴，藝雅一邊用手接住溢出來的精液，一邊將自己嘴巴裡的精液緩緩地嚥下了肚，精液順著藝雅的食道，逐漸的進入了藝雅的胃裡，使得藝雅甚至多了一些飽腹感。



「哦哦！」呆爺和他的朋友們看到這一幕之後便開始鼓掌起哄。



「好酒量！」



呆爺調笑道：「少爺，說笑了~」



依舊癱軟在地上的藝雅努力擠出了一絲微笑。



「好啦，兄弟們！這時候也不早了，大家也都餓了吧？」



呆爺沒有再理會藝雅，反而轉過身去對他身後的兄弟說道：「大家也都好久沒吃好東西了，今天就讓大家吃頓好的，為我們期中考試助助興，好不好？」



「好好好！」呆爺的兄弟們也都光著身子開始瞎起哄。



呆爺滿意的拍了拍手，隨著掌聲的停止，一溜身著廚師服的大漢就走了進來，同時還帶著各式各樣的炊具。



這就是呆爺的禦用廚師團隊，被他們宰殺，烹調的女孩已經不知道有多少了，而他們也都是呆爺身邊的親信，否則，也不會叫他們來烹調女孩的。



藝雅無聲的抽泣著看著眼前進來的廚師們，她已經知道自己的命運了，而她這幾個月也見到了所謂被呆爺放掉一條生路的女孩——



都被去除掉了四肢，蒙上了雙眼，乳房裝上搾乳機鎖在狹窄的籠子裡沒日沒夜的提供著奶水——



呆爺的早餐奶和他養的狗狗喝的奶。



相比較這個結局，藝雅還是選擇了死去，作為一道美味死去。



呆爺抓住了藝雅的頭髮，將她拽到了鐵盆前，狠狠得揪住她的頭髮，迫使藝雅露出她那結白的脖頸，藝雅抽泣著，全身一顫一顫的，滿臉淚水，卻又已經認命的閉上了自己的眼睛，等待那冰涼的刀鋒劃破自己的喉嚨。



「攝影機準備好了嗎？！」呆爺亢奮的吼道。



「好了！」眾人應聲道。



「照相的準備好了嗎！」



「一切就緒！」



「預備！」呆爺將刀鋒緊緊地貼在了藝雅雪白的脖子上，鋒利的刀鋒與皮膚的貼合處不斷的滲出血珠，藝雅緊緊地咬住了嘴唇！



「開始！喔！！」呆爺用力一劃，刀刃切開了藝雅的脖子，割斷了藝雅的氣管，藝雅努力的掙扎卻被呆爺死命的按在身下，血液噴進了面前的盆子裡！



而呆爺絲毫沒有罷手的意思，依舊死命拽住藝雅的頭髮，又是一刀從側面捅進了藝雅的脖子！



將藝雅的脖子捅了對穿後再使勁向前一推，鋒利的刀刃切開了藝雅脖子上的肌腱，徹底割斷了藝雅脖子上的動脈與氣管，血流噴出的速度瞬間大了好幾倍！！



藝雅眼睛睜得大大的，想說話，卻又只能發出「嗚嗚」的聲響，劇痛衝擊而來，她感受到自己的生命正在迅速的流失，而她最後的意識，便停留在了那呆爺將她的頭擰下來的那一幕……



此時的呆爺正抓住藝雅的頭髮，將藝雅還在滴血的頭顱舉得高高的，絲毫不在意落在自己身上的鮮血。



「好啦！肉已經宰殺完畢啦！接下來就是我們的廚師展現廚藝的時候啦！」



呆爺將藝雅的頭扔到了一邊，廚師們依言脫去了藝雅身上的衣物，只留下那肉色的絲襪，接著便將藝雅倒吊起來，開膛，肢解，處理下水，如同對付豬肉一般。



「好啦，我今天請大家吃麻辣女教師這道菜，怎麼樣呀？」



呆爺從藝雅被宰殺的地方笑嘻嘻的走了回來，把滿是鮮血的衣服扔到了一邊，同時又一邊欣賞著大廚們處理藝雅的屍體，一邊與他的兄弟們調侃道。



「其實就是吃個麻辣火鍋啦。」



而等到熱氣騰騰的火鍋被幾名大漢抬到呆爺面前時，距離藝雅被宰殺完畢已經過去了三個小時了。



此時端上來的鍋內只有藝雅那雪白的軀體，從胸口被打開至小腹，裡面翻滾著麻辣火鍋的湯底，而藝雅的屁眼與陰道口已經被腸線細細的封了起來，保證湯底沒有絲毫的洩露。



而藝雅兩個引以為傲的大奶子也被割了下來，做成了乳房切片，放在一旁的盤子裡，盤子裡流淌著藝雅的奶水，散發著濃郁的乳香，等待著呆爺們隨吃隨涮。



藝雅的肝，心以及腸子與腎臟等下水也被廚師精心的清洗幹淨，切片，盛放在了一旁的盤子裡。



不過藝雅的玉手與玉足則被廚師清蒸，端上了桌子，供大家取食，藝雅的肩膀也被廚師塗滿了調料，製成了香噴噴的烤香肩。



藝雅的玉臂與小腿則被刮幹淨了肉，同樣承在盤子之中，供呆爺取食。



不過，吃麻辣火鍋，怎麼又能少了腦花呢？



呆爺突然閃現出了這個想法，不過這很容易解決，呆爺隨手撿起來了藝雅的頭顱，用一個小鐵錘敲開了藝雅的天靈蓋，將藝雅雪白的大腦取了出來，如果此時的藝雅還是活著的話，想必會痛不欲生吧。



至於藝雅那肉還算的上是比較多的雪白大腿則被廚師醃製了起來，準備製成「女教師牌」火腿——這也是呆爺為它起的名字。



此時眾人們已經對藝雅的身體動起了筷子，藝雅被切成片的子宮在藝雅的身體裡被涮熟，蘸上調料，送進了別人的嘴巴裡。



而藝雅還佔有乳汁的乳房切片同樣也是，帶著麻辣，乳香，少女體香以及極高溫度的乳房切片與子宮切片讓人胃口大開的同時又大汗淋淋。



「為了期中考試，幹杯！」呆爺一隻手拿著烤香肩，另一隻手又舉起來了那杯剛剛鮮搾的女孩乳汁，嘴裡還嚼著藝雅的涮腸。



「好！」眾人一邊咀嚼著藝雅鮮嫩的肉體，一邊含糊不清的應道。



「來來來，多吃點腦花，林老師的腦花這可是。」呆爺一邊慫恿著他旁邊的兄弟，嘴裡還一邊嚼著藝雅的陰道。



眾人的狂歡從下午一直持續到了深夜一點多鐘，可憐的藝雅被吃的只剩下滿地的白骨以及還算完好的頭顱。



……



「現在為您現場報導，本臺最新受到消息，今日上午七時許，本市由幸福路至南京路的高架橋下發現一枚不明身份的女性頭顱。



以及數根人體白骨，女性頭顱有嚴重外傷，且其內部腦組織不翼而飛，據知情人士透露，該名女性極有可能為我市某所高中前幾個月失蹤教師林某某……」



此時的呆爺正翹著二郎腿，剔著牙躺在他那碩大的床上看著當地電視臺播出的新聞。



「少爺，這樣會不會……有些不妥……」在一旁的老先生弱弱的問道。



「怕啥，李叔，我只是單純的看我們學校的校長不爽罷了，你趕明從我的賬下轉些錢給劉市長和金局長，讓他把這事往我們校長還有那教導主任那裡扯！



就說些他們看那騷婊子起了色心，然後又綁架操夠了又殺人之類的理由，我倒是要看看那些自認為為人師表的傻逼有什麼反應。」



「哎……」李叔嘆了口氣，默默地退出了呆爺的房間。



「少爺真是越來越能做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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